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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經常讓我重
拾一些早已經被遺忘了
的東西（或說是記憶罷
）。許多年前，在江南
某個小鎮，雨後，我在
幽靜的小巷走，經過
一處樹蔭下，忽然聽到

一首早已不復記憶的歌。其實，那只是一小段旋
律而已。但記憶卻如潮水般地漫淹過來──那是
歲月的腳步，雜亂而短暫。

那感覺有點如夢似幻。可我至今仍記得那被
雨清洗過的天空，很乾淨，很好看。像一個淡化
了的微觀世界。

喜歡旅行，喜歡在不是旅遊景點的城鄉裡穿
梭遊走，並非要尋找什麼，那純粹是一種感覺。
世界很大，但生命卻很短。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
，我們能不為自己尋找一種心靈上的美好感覺嗎
？世上所有的物質，再珍貴，再美好也是帶不走
的；你以為是屬於你的一切，其實都不是你的。
只有感覺，最樸實無華，也最實在。那才是真正
屬於你的東西。

旅途中，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感動。
這種驚喜最能打動人心。但這些也是極為平常的
。可能是因為一個人，一個看似生活很困苦卻終
日笑呵呵的賣糕點的老人；也可能是一個小女孩
，她天真的笑容，純潔得像一張白紙；清澈的雙
眼，像天空一樣純淨。這都是驚喜，讓人心動。
又比如在某個城市的角落，我看見一隻貓，它擁
有一個地盤，可以很自在很愜意地趴在牆頭上曬
太陽。但它卻與其他的外來貓爽朗的交朋友。這
確實是難得一見的風景。我養過貓，深諳貓性。
幾乎所有的貓都有霸地盤的天性，會攻擊越雷池

的外來貓。因此在驚喜之餘不禁莞爾──多聰明的貓啊，不以
暴力向外宣戰，該不是基於 「智者懂得隱忍」，而是明白和樂
才能活出美好罷。

夜晚，在空曠的大草原，抬頭，就能看到滿天閃爍的繁星
。這也是一種感動。使我領悟人生在世，真的不需要太多的東
西，也不需要活得多麼轟烈，幹多大的事業。其實，人不完全
為了某種人生目標而活，需要的只是更豐富的閱歷。換言之
，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旅行，不外是 「到處走走看看」。世界那麼大，到處都充
滿矛盾性，卻偏這是個人人都崇尚個性化的時代。因此也無所
謂誰是你的嚮導，帶領你去品嘗人生的滋味……很年輕的時候
，就認定旅行是一種流浪的行為，可現在早已不這麼想了。閱
歷告訴我，飄盪與安定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流浪完了還是要回
歸安定的。因此每一次出發，都是一種內心的自我關照──我
看風景，風景也在看我。身邊沒有熟人，遇事怎麼辦？那就得
要有一個豁達的胸襟（堅定還是其次）遇事不豁達，你就會看
不開。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麼？不是生離死別，是看不開。而
建立豁達，需要時間和閱歷，慢慢積累。

那天，下午三點多，我們從滿洲里回海拉爾。車子在高速
公路上行駛，放眼窗外，天空浮一團團厚厚的雲，把陽光遮
住了，雲影投在地上，恍若草地上撐起了一把把遮陽的傘。雲
破處，透出來的陽光，明麗光耀，映襯出草原一派靈秀。遠處
的湖光，泛山色。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天邊有一道彩虹
。哦，彩虹，真的是太久太久沒見到了，久到我已經把它給忘
記了！然而，我沒激動，也沒歡呼，只是舉起相機，默默地把
它拍下來。那一刻，心裡起伏的既不是久別重逢的欣喜，也
不是偶遇的傷感。有些感覺，是說不出來的─人生的姻緣際
會，是陰晴圓缺的悲喜交集。

旅途上，終於碰
上了偷竊。發生的地
點不在遙遠陌生的東
歐，囂攘的中亞細亞
，而是我從未想過的
比利時布魯塞爾南火
車站。

我們被鎖定為目標。先是一名男子在我身
邊，含糊地問了一個問題，我們下意識地朝該
名男子的方向看，另一人就在這剎那間，從另
一邊把我的手提包拎走，裡面是我的手提電腦
，手機和財物。這是車站聯邦員警從監控攝錄
機翻看出來的。

銀行要求提供一個郵遞地址，以便寄上新
卡，但我們必須在特定時間到達下一個工作點
。身上還有小量現金，決定勇往直前，通知銀
行把卡寄到下一目的地葡萄牙的里斯本，便繼
續前程。

到了西班牙的馬德里，因為行程上有些耽
誤，錯過了原定的一班火車。在該地滯留一夜
後，期待踏上當晚開往里斯本的那班夜車，翌
日醒來便抵步了。等到很晚很晚，突然得知馬
德里至里斯本路段上發生火警，列車取消。

我用絕望的眼神看着馬德里火車站詢問處
職員，腦裡一片空白。心裡只有一句話，我怎
麼那麼倒楣？

口袋裡的小錢已經用完，列車服務又不確
定何時恢復，怎麼辦？

馬德里中央火車站凌晨至五時關閉，我們
匆忙趕上車站至機場的列車，奔向這狼狽一夜
的棲身之所。幸好，機場不關閉，讓許多有需
要的人安然度過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跑去設於機場的火車
詢問處了解情況，所得資訊是：緊急搶修中。

口袋裡沒錢讓人極度不安，我想起行李箱
裡有個漂亮的香皂禮盒，裡面裝了大大小小，

包裝精緻，芬芳四溢的法國和義大利香皂，在
等待火車恢復正常服務時，我決定在馬德里街
頭擺小攤子。小香皂每塊一點五歐元，大香皂
兩歐元。就這樣，我向路過的每個人推銷我的
貨品，不忘解釋我請大家幫忙的原委。

四小時下來，我賺了十四歐元，嘴巴嗓子
又乾又累。想起小時候長輩們常說的話，未盡
幾分力，哪得世間財。原來是百分之二百的智
慧與真理。下午四時，我們再去櫃枱查詢，列
車服務已通行。

晚上十點四十分，幾許波折，我們坐上那
一列火車，轟轟駛出十五號月台。四十八小時
的折騰終於結束了。

列車穿越城市的華燈，我感激馬德里街頭
上曾經因我停下腳步的人，感激十四歐元的重
大意義。我把祝福回贈眷顧我的人。

幾次去杭州，都不湊巧
，未能造訪六和塔。去秋，
在浙江大學參加培訓之暇，
一個周末的午後，信步登上
了心儀已久的六和塔。

杭州有三座名塔，曰六
和塔、雷峰塔、保俶塔。魯

迅曾有名文─《論雷峰塔的倒掉》，真正的雷峰
塔僅存遺址，現在的雷峰塔是建於二○○一年的偽
文物，倒是六和塔、保俶塔還殘存歷史的風霜。

國慶節後登臨六和塔，雖然錯過了觀賞錢塘大
潮的最佳時機，畢竟少了一分 「黃金周」的喧囂與
擁擠，相反，卻多了一分平常日的閒散與從容。六
和塔位於錢塘江北岸，月輪山南麓，北去西子湖不
遠。通過 「六和聽濤」的入口，沿階而上，拐過彎
去，一座千年古塔兀立於山水之間，偉岸挺拔，雄
峙干雲，雍容大度，氣魄非凡。

六和塔高五十九點八九米，外看十三層，塔內
只有七層。《西遊記》裡常說的 「七級浮屠」，指
的就是七層寶塔。從塔內拾級而上，憑欄遠眺，滔
滔東去的錢塘江與橫跨南北的錢塘江大橋，構成了
一座保障杭州高速發展的十字架或立交橋。宋代詩
人董嗣杲置身塔頂，仰觀俯察，面對無垠時空，曾
發出歷史的浩嘆： 「闌檻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
坤一指顧，吳越兩消亡。海接空江白，山分落日黃
。伍胥遺恨在，秋草隔沙長。」 （《登六和塔》）
另一位宋人何宋英，集中強調古塔的山水地理與吳
越人文，他如同歷史深處走來的歌者： 「吳國山迎
越國山，江流吳越兩山間。兩山相對各無語，江自
奔波山自間。風帆煙棹知多少，東去西來何日了。
江潮淘盡古今人，只有青山長不老。」 （《六和塔

》）
一群中老年組成的外國旅遊團興致勃勃登上了

六和塔。螺旋階梯，攀緣登頂，是要體力的。面對
浩茫的錢塘江、蓊鬱的月輪山，大自然是無須翻譯
的，但要理解這千年古塔的東方神韻，是否如同國
人遊覽巴黎聖母院與凡爾賽王宮？六和塔景區，人
文薈萃，勝景如雲，不僅可以遠眺浩蕩江水，如虹
長橋，片片風帆，蒼翠青山，還可以聆聽陣陣天風
，聲聲塔鈴，轔轔市聲。即便來自客鄉異域，一樣
不虛此行。

六和塔建於公元九七○年，當時杭州為吳越國
西府，塔基原址係吳越王錢弘俶（後稱錢俶）的南
果園。錢弘俶捨園建塔原為鎮壓江潮。原塔於北宋
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毀於兵火，保存下來的磚
築塔身是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重建的
。通常認為，六和塔的名稱取義佛教 「六和敬」（
即 「戒和同修，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

口和無爭，意和同悅」 ）。又有一說，六和塔又名
六合塔，取 「天地四方」 （東西南北天地）之意。

遊覽文物古跡，導遊總會編出一堆離奇的故事
與傳說。六和塔也有一個 「六和鎮江」的典故。古
時錢塘江裡有一條性情暴躁的龍王，經常興風作浪
，淹沒農田，或打翻漁船，人民怨聲載道。漁民的
兒子六和挺身而出，發誓效仿精衛填海，用石頭填
滿錢塘江，不讓龍王危害人間。六和扔了七七四十
九天石頭，終於降伏了龍王。後人為紀念六和，在
月輪山上修建了這座寶塔，並以六和的名字命名。
不知楊子榮的土匪黑話 「寶塔鎮河妖」 ，是否來源
於此。

六和塔的傳說，並非都是導遊的虛構，有些傳
說在這裡已經物化。塔身北側，有三尊石雕，其一

是 「錢王射潮」 。傳說吳越王錢鏐治理杭州，江邊
海塘邊修邊塌，錢王認定係江中潮神作怪，決定鎮
伏潮神。八月十八日是潮神生日，錢王在江邊部署
萬名弓箭手，潮水高漲之際，一聲令下，萬箭齊發
，射死了潮神，修好了海塘。為紀念此一壯舉，人
們把塘稱做 「錢塘」，江也成了 「錢塘江」。

筆者近期撰寫 「水滸隨筆」，也是此次六和塔
一遊的動力之一。因為六和塔另外兩則典故，都來
自《水滸傳》。一是 「智深圓寂」 ，說的是花和尚
魯智深隨宋江南征方臘，駐紮在六和塔。一天夜裡
，忽聽戰鼓雷響，魯智深提起禪杖迅速衝出禪房。
和尚告訴他，這聲音不是戰鼓響，而是錢塘潮信，
魯智深恍然大悟，記起師父智真長老贈送他的偈語
： 「聽潮而圓，見信而寂。」 於是焚香沐浴，坐在
法堂禪椅上。等到宋江來到，他已閉目圓寂了。

再是 「武松出家」。魯智深圓寂之後，宋江等
人看望失去一臂的武松，要其隨軍回京接受朝廷封
賞，武松對宋江說： 「小弟今已殘疾，不願赴京朝
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
用，已作清閒道人，十分好了。」 宋江再三勸說，
武松都不動搖，宋江只得 「任從你心」 了。武松自
此在開化寺出家，後至八十善終。不過，史稱六和
塔在宣和三年（一說宣和五年）因遭兵燹已被焚毀
，直到南宋才得以重建。而宋江等人南征方臘結束
於宣和五年九月，魯智深、武松與六和塔的因緣從
何說起？

傳說只是傳說，六和塔的確受過皇帝的青睞。
清高宗弘曆曾經六巡此塔。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
），弘曆首次登臨六和塔，雅興大發，竟然為每層
題寫匾額，曰 「初地堅固」 、 「二諦俱融」 、 「三
明淨域」 、 「四天寶綱」 、 「五雲扶蓋」 、 「六鰲
負戴」 、 「七寶莊嚴」 。其實，在六和塔景區，乾
隆皇帝的遺址相當豐富，不僅有他題寫的 「淨宇江
天」 牌坊（原件已毀，現為劉海粟所題），塔身西
側的 「乾隆詩碑」至今留存，北側的 「六和碑亭」
裡還矗立 「乾隆御碑」，鐫刻乾隆御筆《開化
寺六和塔記》。

在現代史上，六和塔下還舉行過一次曠世新銳
的集體婚禮。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對走紅
影壇的上海明星：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藍蘋，顧
而已與杜小娟，在六和塔下舉行集體婚禮，取 「六
」位新人、百年好 「合」之義。介紹人是鄭君里、
李清，證婚人是沈鈞儒。沈先生當場賦詩為賀： 「
塔影潮聲共證盟，英雄兒女此時情。願書片語為君
祝，山樣同堅海樣深。」 然而，三對夫婦後來都告
婚變，時人戲稱 「六和塔下六不和」 。當年在古塔
之下參加婚禮的當事人，在時代洪流中經歷了異樣
的人生。唐納的新婚妻子藍蘋，日後成為禍國殃民
的 「旗手」，她就是後來的毛澤東夫人江青。 「文
革」時，江青為掩蓋歷史，下令秘密逮捕六和塔下
其他八人。因沈鈞儒、杜小鵑亡故，唐納、李清出
國，得以倖免。其餘四人─曾經歡笑一堂的好友
，統統被逮捕，抄家、批鬥。顧而已、鄭君里因之
喪命，趙丹被關押五年之久。

古塔無語，物是人非。只有青山依舊，江水長
流。

很
多
人
都
沒
有
早
起
的
習
慣
—
—
我
住
在
宿
舍
樓
上
，
周
圍
大
都
是
年
輕

人
，
年
輕
人
喜
歡
當
﹁夜
貓
子
﹂
，
上
網
、
聊
天
、
看
電
視
…
…
不
知
不
覺
，

已
是
午
夜
時
分
。
—
—
很
晚
睡
下
，
很
早
自
然
起
不
來
。

我
很
怕
吵
着
大
家
。
早
晨
六
時
，
靜
謐
的
夜
色
尚
未
褪
去
，
走
廊
裡
一
片

漆
黑
，
若
再
趕
上
﹁回
南
天
﹂
，
霧
氣
氤
氳
，
感
覺
呼
吸
都
有
些
異
樣
。
我
起

來
，
再
躡
手
躡
腳
，
也
會
發
出
這
樣
那
樣
的
動
靜
，
有
時
碰
着
椅
子
、
動
了
桌

子
，
會
發
出
﹁刺
耳
﹂
的
聲
音
，
讓
人
心
驚
。
衛
生
間
裡
發
出
的
聲
音
更
大
，

水
龍
頭
、
沖
水
馬
桶
之
聲
在
寂
靜
的
清
晨
顯
得
那
麼
不
和
諧
。

基
本
聽
不
到
抗
議
的
迴
聲
—
—
幾
年
前
剛
住
到
這
裡
時
，
是
聽
過
的
。
隔

壁
住
的
是
小
倆
口
，
很
晚
睡
，
很
晚
起
，
鄰
居
早
起
驚
擾
了
他
們
，
傳
來
拳
頭

砸
牆
的
聲
音
。
那
個
動
作
我
曾
做
過
，
只
是
不
記
得
何
時
何
地
砸
過
何
牆
。

我
還
是
盡
可
能
地
躡
手
躡
腳
，
可
在
寂
靜
的
清
晨
除
非
你
一
動
不
動
躺
在

床
上
望
着
天
花
板
發
呆
，
否
則
，
必
定
有
這
樣
那
樣
的
聲
音
發
出
。

家
有
中
學
生
，
學
生
要
上
學
，
我
們
早
起
可
很
﹁無
奈
﹂
。
這
是
一
個
能

說
得
過
去
的
理
由
，
年
輕
人
如
果
設
身
處
地
地
想
一
想
，
喔
，
對
呀
，
人
家
的

女
兒
要
上
學
，
豈
能
不
早
些
起
來
。

漸
漸
，
就
再
聽
不
到
砸
牆
的
聲
音
了
。
其
實
樓
上
也
砸
過
。

樓
上
的
房
間
估
計
換
了
主
人
後
也
對
晨
起
的
我
們
驚
擾
了
他
的
好

夢
忿
忿
不
平
。
你
說
樓
上
樓
下
怎
麼
會
互
相
影
響
呢
？
一
般
情
形

下
是
不
會
，
但
宿
舍
樓
樓
板
薄
，
不
隔
音
，
衛
生
間
管
道
連
通
，

更
不
隔
音
，
﹁嘩
啦
啦
﹂
的
水
聲
順
着
管
子
自
上
而
下
，
聲
音
不

亞
於
湍
急
的
水
流
，
而
衛
生
間
與
臥
室
僅
一
牆
之
隔
，
那
音
怎
麼

隔
？

砸
了
幾
次
後
，
見
我
們
沒
有
﹁收
斂

﹂
，
最
後
也
還
是
放
棄
了
。
當
然
，
我
們

心
虛
，
我
們
所
不
得
不
發
出
的
所
有
的
聲

響
都
是
盡
可
能
地
壓
抑
的
，
從
不
敢
張
揚
。

集
體
生
活
，
最
怕
的
就
是
張
揚
。

我
觀
察
到
，
很
少
有
年
輕
人
在
早
上

六
點
鐘
起
來
。
剛
開
始
基
本
上
是
沒
有
的

。
整
棟
樓
都
沒
有
。
後
來
，
我
起
來
時
，

走
廊
裡
遠
處
個
別
的
房
間
也
亮
燈
了
，
隱

隱
還
能
聽
見
腳
步
聲
。
不
久
，
就
聽
到
關
門
、
鎖
門
的
聲
音
—
—

宿
舍
樓
的
門
那
種
﹁特
定
﹂
的
品
質
，
使
得
關
門
、
鎖
門
的
聲
音

有
時
很
大
，
很
響
。
—
—
或
者
是
我
們
早
起
氣
着
人
家
了
，
故
意

發
出
巨
響
以
示
抗
議
？

想
來
不
是
。
那
些
個
別
的
年
輕
人
離
開
宿
舍
時
，
天
也
才
濛

濛
亮
。
他
們
會
走
到
校
園
去
。
從
宿
舍
到
校
園
，
走
的
話
需
要
四

十
分
鐘
，
食
堂
的
早
餐
剛
開
，
簡
單
用
完
早
餐
，
到
辦
公
室
，
大

約
七
點
半
的
樣
子
，
這
時
距
離
上
班
還
有
五
十
分
鐘
。

—
—
路
上
的
四
十
分
鐘
，
可
以
背
背
單
詞
，
思
考
一
下
當
天
的
工
作
。
早

餐
過
後
的
五
十
分
鐘
，
可
以
回
顧
一
下
昨
天
的
工
作
，
準
備
今
天
的
工
作
。
我

想
起
自
己
二
十
多
歲
時
，
大
約
就
是
這
樣
過
來
的
。
不
怎
麼
睡
懶
覺
，
很
早
就

到
辦
公
室
，
很
晚
才
離
開
辦
公
室
。
我
這
樣
做
的
結
果
是
，
與
我
同
齡
的
那
些

友
人
，
只
有
我
隔
兩
年
就
有
一
本
集
子
出
版
，
現
在
已
有
八
九
本
，
﹁著
作
﹂

快
﹁等
身
﹂
了
。
這
是
我
自
己
勤
勞
的
回
報
。

早
起
能
做
很
多
事
，
而
晚
起
，
哪
怕
一
個
小
時
，
你
就
會
倉
促
地
準
備
早

餐
，
倉
促
地
趕
路
，
倉
促
地
衝
到
打
卡
機
前
打
卡
，
倉
促
地
開
始
一
天
的

工
作
…
…

早
起
，
是
人
推
着
工
作
走
；
晚
起
，
是
工
作
攆
着
人
跑
。
我
和
大
學
生
在

一
起
時
，
常
講
這
個
道
理
，
我
覺
得
他
們
能
聽
進
去
，
雖
然
真
的
讓
他
們
早
起

，
他
們
會
覺
得
很
難
，
很
遭
罪
。
而
那
些
早
起
並
習
慣
早
起
的
年
輕
人
，
若
干

年
後
，
我
想
，
他
們
一
定
是
優
秀
的
，
出
類
拔
萃
的
。
這
一
點
都
不
用
懷
疑
。

他
們
在
每
天
一
小
時
的
自
覺
中
，
很
可
能
會
抵
達
人
生
的
某
一
個
境
界
，
至
少

，
希
望
大
於
那
些
常
睡
懶
覺
的
人
。

陽明山溫泉 蕭 愚

旅
行

李
憶
莙

六和塔的傳說 安立志

馬
德
里
賣
香
皂

舒

羚

早起 許 鋒

一個周末的午後，靜靜地捧讀《
李叔同詩選》， 「世界魚龍混，天心
何不平。豈因時事感，偏作怒號聲。
燭燼難尋夢，春寒況五更。馬嘶殘月
墜，笳鼓萬軍營。」失眠的夜晚，感
嘆時事！

「鏡裡朱顏，愁邊白髮，光陰催
人老，千金難買年少。」感嘆時光易逝，舊日年少的時光，
難再，讀後，我懂得了珍懂時光的重要性，我也意識到歲月
的無情，人生的短暫，人總是在不知不覺中白了頭。可是，
我們縱有再多的錢財也不能買來年少的時光啊，是的，唯有
珍惜當下的時光，懂得把握好每一寸光陰，我們才不會到將
來，發現白髮滿頭，再去感嘆時光了。

讀到他寫的《落花》 「紛，紛，紛，紛，紛，紛，……
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長逝不歸兮，永絕消息。憶春風之日暝，芬菲菲
以爭妍；既乘榮以發秀，倏節易而時遷。春殘，覽落紅之辭
枝兮，傷花事其闌珊；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遞嬗兮，俯念遲
暮。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既乘榮以秀，倏節易而時遷
。……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衰；朱華易消歇，青春
不再來。」我從中體悟到了李叔同對人生深刻的感悟：人生
的 「浮華」如同那短暫易逝的 「朝露」，而我們的那美好的
青春也是一去不返回。人生或許就是這樣，所有的一切美好
，終將隨時光的流逝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的人生是那麼的短暫，相比之下月兒卻是永恆的，
它那靈光可以照耀一代又一代的人，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
太清：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
滓揚芬芳，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常仰望！」藉月光
，我們的心明眼亮，我們 「惟願垢滓揚芬芳。」

很喜歡讀李叔同寫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
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一杯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長亭外，古
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兒時
，常聽鄰家姐姐唱這首歌謠，但不知裡面的傷感，那時，是
歡快地唱，如今讀來，卻是另一種滋味，細細品讀得到的是
那種哀而不傷的感覺！

品味經典 黃鳳婷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燈燈
下下集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繽繽紛紛
華夏華夏

醉醉書書
亭亭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香
港
文
學
評
論
出
版
社
近
年
得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資
助
，
出
版
了
一
套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
。
已
出

版
的
有
司
馬
長
風
、
李
輝
英
、
侶
倫
、
徐
訏
、
曹
聚
仁

、
黃
慶
雲
、
寒
山
碧
、
也
斯
、
何
達
、
陶
然
、
葉
靈
鳳

等
十
一
種
《
作
品
評
論
集
》
，
在
編
待
出
版
的
還
有
劉

以
鬯
，
不
知
還
有
誰
排
在
後
面
？
從
上
面
的
選
人
標
準

分
析
，
我
覺
得
是
頗
有
遺
漏
，
像
：
羅
孚
、
西
西
、
陳

凡
、
舒
巷
城
、
董
橋
、
徐
速
、
劉
紹
銘
、
小
思
、
崑
南
、
傑
克
、
王
敬
羲
等

，
也
應
該
入
選
的
。
已
出
版
的
作
家
《
作
品
評
論
集
》
，
都
是
三
四
百
頁
十

多
萬
字
的
巨
著
，
一
般
都
以
作
家
生
平
、
作
品
評
論
為
主
，
頗
有
點
像
內
地

編
印
的
《
中
國
現
代
作
家
作
品
研
究
資
料
叢
書
》
，
提
供
了
圖
片
、
作
家
生

平
、
創
作
經
驗
，
以
及
對
作
家
、
作
品
的
評
介
和
年
表
；
使
研
究
者
手
執
這

樣
一
本
工
具
書
，
即
能
對
作
家
展
開
研
究
，
實
在
功
德
無
量
。
作
為
一
個
研

究
者
，
我
覺
得
這
種
工
具
書
最
重
要
的
是
﹁作
家
年
表
﹂
和
﹁創
作
年
表
﹂

，
前
者
可
以
了
解
作
家
一
生
的
大
事
，
他
每
部
創
作
是
否
受
到
生
活
的
啟
發

或
影
響
；
後
者
可
知
道
作
者
寫
作
的
年
代
，
了
解
他
思
想
的
轉
變
。
不
過
，

這
樣
的
年
表
，
決
非
短
期
內
可
完
成
，
而
要
長
期
搜
集
的
。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
有
些
編
得
很
完
善
，
像
《
侶
倫
作
品
評
論
集

》
就
有
他
的
好
友
溫
燦
昌
為
他
編
了
《
侶
倫
創
作
年
表
》
。
不
過
，
像
司
馬

長
風
般
經
歷
崎
嶇
，
著
作
等
身
的
人
，
編
一
份
年
表
，
談
何
容
易
！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許
定
銘

黃仲鳴著《侶倫作品評論集》

六
和
塔

（
網
上
圖
片
）


